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 起初只是白昼为市，
夜间燃灯，有游花灯、猜灯谜、吃汤圆等，其主
要内容在灯，故又称灯节。 到清代又增加了舞
龙、舞狮、玩彩船、踩高跷等内容，有浓厚的游
乐色彩，故称闹元宵。 现我国大部分地方元宵
节庆基本有吃汤圆、放花灯、猜灯谜 、舞龙舞
狮、赏月等活动。

岁月匆匆，时光飞转，正月十五这个浪漫
且富有年味的节又在元宵的香甜中来赴。流传
千年的元宵节在古人的诗词中更加熠熠生辉。
隋炀帝杨广描写的元宵节盛况：“……灯树千
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
……” 很形象地记录了当时元宵节那鼓乐喧
天、人潮涌动、通宵达旦的盛大欢庆场景。

到了唐代，元宵节愈发隆重，京城正月十
五“盛饰灯彩之会”，民众争相上街夜游观灯，
元宵夜平时紧闭的皇宫宫门破例开放，宫内火
树银花，蔚为壮观。大家相约，盛装结队涌进皇
城去观花灯。“文人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当
朝中书侍郞苏味道就有诗作：“火树银花合，星
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穠
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张
祜的《正月十五夜灯》：“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
中旬动地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
声。 ”这些诗更是把宫廷内万灯齐明、舞袖联
翩、歌声入云的壮观场景描写得淋漓尽致。

崔液的《上元夜》中说：“谁家见月能闲坐，
何处闻灯不看来。 ”李商隐在《观灯乐行》记录
了当时民间“玩灯”的习俗，大街小巷灯火通
明，民间艺人或表演各种奇术异能，或载歌载
舞，共度佳节。 “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
通衢。 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及
至宋代元宵节不但创造性地推出了 “灯山”这
种较为复杂的组合形式，把张灯之夜增加至正
月十八， 还把元宵节当做谈情说爱的鹊桥会。
辛弃疾那首流传千古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出自《青玉案·元夕》。

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是人们情感的一种载体，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历久弥香。 它让平时不能经常见面的亲友们能有机
会聚在一起，共享天伦。 元宵那圆圆胖胖的形象寓意着一家人能
幸福美满，那馅儿也让人甜蜜到了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
心。 曾经每年的正月十五一大早妈妈起来用温热的水把糯米粉和
好揉成一团，很柔软手感非常好，像小孩子的脸蛋儿，粉白粉白。
芝麻核桃烘焙好擀成馅，要有流沙的感觉，加上猪油或黄油，糖适
度添加，白糖红砂糖均可，我喜欢加红糖。 准备好了芝麻核桃馅，
然后让全家人都参与包汤圆， 包得最圆的爸爸奖励一个大红包。
吃的时候也有讲究有学问：一心一意、二逢有喜、三阳开泰、四季
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财、九九安康、十全
十美，我每年都吃六个，寓意好也刚好适合我的食量，每一个汤圆
都寄托着人们无数的心愿。 现如今父亲已去了天堂，妈妈已年近
90，健忘眼花，不会包汤圆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早学会了她的手
艺，每年十五都包好了请她品尝，陪伴她赏月看灯，祈愿父亲在天
上没有病痛，老母亲永远健康。 带着这些美好的祝福，品着嘴里入
口即化的软糯香甜， 冒着腾腾热气的汤圆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感
受到亲情的可贵，珍惜团聚的喜悦。

团团圆圆闹元宵，欢欢喜喜过大年。 是元宵节的写照，大街小
巷灯火通明，火树银花不夜天，形形色色的彩灯令人目不暇接。 小
朋友手上都拿着花灯，有孙悟空、有龙、有莲花，都有不同的图形
和美好的祝福语。 凛冬散尽，星河长明，欣赏着圆圆的月亮，看着
五颜六色的灯海，人们心情大好。 真是“一夜花灯醉，只缘春意
浓。 ”我也去凑热闹买花灯，老板随手给我一个，上面写着巳巳如
意，生生不息，虽然知道都是吉祥话，看着却也是心生欢喜，希望
新的一年国泰民安，山河无恙，所有人幸福安康。

闹元宵自然少不了舞狮子、猜灯谜、放烟火等传统项目，今年
还增加了花灯旗袍秀。 选漂亮会唱歌的姑娘当船心，英俊有力量
的小伙子舞龙舞狮。 到临街的人家拜年，热情的主人会把好吃的
用大红绸布包好挂在门口的高处，先是由划彩船的姑娘们唱几曲
祝福新年的山歌，然后看狮子随着舞狮人手中的绣球，跳起了欢
快的舞蹈。 大眼睛一眨一眨的非常灵活，等逐渐增加难度和高度，
狮子以一个舞狮人站在另一个舞狮人头顶的高难度动作，终于取
到那包礼物，达到了元宵灯会的高潮，只把所有人看得眼花缭乱。
伴随着五彩缤纷的烟花， 全场人啧啧
赞叹，欢呼声掌声雷动。

天空中皓月高悬， 大街上彩灯万
盏，绚烂的烟花绽开了笑靥，映得人间
流光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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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门菜市场， 径直穿过南环路，便
是新城南路。

说是路 ， 实则是一条悠长逼仄的巷
子。 两旁低矮陈旧的砖房，大多成了小商
铺。 书店，蜷缩在爬山虎的绿影里。 小吃
店，从早到晚蒸腾着包子香。 裁缝铺，缝纫
机声直叩黎明。

巷子尽头是育才路。 几所学校错落其
间，从小学到大学，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穿
梭于此，为巷子注入鲜活生机。

巷子如老树的年轮 ，将沧桑 、蓬勃与
未知层层裹藏。

一
晨光初透，新城南路苏醒。
第一笼蒸面出屉的白雾， 漫过城堤，

与汉江晨雾交融。 包子铺里，老板布满裂
痕的手掌，裹着三十年光阴，将连锁餐饮
的旧梦揉进面团。 案板上的褶皱，与他眼
角的纹路惊人相似，都在岁月里，发酵出
柔软的质地。 油条将未说完的故事，浸泡
在豆浆碗里，翻腾。 金黄酥脆的牛肉煎包，
被人咬出满口鲜汁。 他忽然读懂，远方未
至的梦，正以另一种方式，在油锅中炸成
浑圆。

巷子，是座微型剧场。 每个店铺，都在
上演生命寓言。

“三味书房”的木质招牌悬着雨渍，像
未完成的诗稿。 店主指尖抚过簇新书脊，
将未竟梦想，酿成指引读者的星斗。 斜对

面的小火古法火锅店，隐在爬山虎织就的
绿帘后。 沸腾的鱼汤，翻滚着褪色的米其
林梦。 却在碰杯的脆响中，透出比星级更
珍贵的人间至味， 成了治愈人的深夜食
堂。

水果店前的千禧果红得透亮。 老板娘
擦拭果皮时，晨露折射出七彩霞光。 她偶
尔站在玻璃橱窗前，眺望不远处的大学校
园。 摇篮里的婴孩尚不知晓，母亲将走出
秦岭的勇敢， 化作了称果时利落的抛物
线。 老妇人坐在藤椅里择菜，银发与哈密
瓜的金黄相映， 构成一幅三代同堂的油
画。

正午当头，阳光掠过巷子里的玫瑰花
丛。 嫩绿的叶子层层叠叠，温柔遮挡四周，
在凹凸不平的水泥路上投下斑驳光影。

一只长着龅牙的土黄狗，卧在光影交
汇处，像被岁月包裹的玉，在平常日子，沉
淀出独一份的质朴与安然。 它精通存在主
义哲学———任早起晚归的人嬉闹声如潮
水涨落。 偶尔掀动眼皮，将世界收束成睫
毛缝隙里的流金。

放学归来的孩子 ， 攥着牛肉煎包狂
奔。 油渍在习题册上晕开，恍若命运预设
的伏笔。

二
暮色浸染巷子时，中年女人正站在灶

台，熬制阿胶糕。 文火中，黄酒的香气，像
被赋予生命，张扬地四处窜动，迫不及待

地溢满整个屋子。 那股子醇厚馥郁，裹挟
着丝丝缕缕的甜， 悠荡荡地钻进鼻腔，瞬
间唤醒味蕾，勾起对这份传统滋补美味的
期待。

炉火温柔舔舐锅底，阿胶在融化。 精
魂熬成了琥珀色的月光， 最终与枸杞、芝
麻、红枣、核桃相融相生。 她想起少女时代
收集的糖纸，那些未寄出的理想 ，此刻都
化作勺与罐碰撞的轻响 。 养生壶咕嘟声
里，小米粥与燕麦片达成和解。 如同她逐
渐学会，在得到与失去中放置的砝码。

华灯初上 ， 火锅店的玻璃窗凝满水
雾。 有孩子用手指在雾气上画笑脸，转瞬
即逝的图案， 倒映着整条巷子的缩影：书
店的灯盏是未落的星子，水果摊的彩灯串
成银河， 包子铺最后蒸笼的白气袅袅升
空，化作浮云掩住月亮。 此刻，烟火不再呛
人，像香屑洒在时光褶痕里，每个闪烁的
灰烬，都是往事的舍利。

巷子尽头，裁缝店的缝纫机仍在嗒嗒
走动。 老板娘踩着踏板，将顾客的人生裂
缝织补成暗纹。 她总在布料经纬间，想起
故乡的梯田———那些未走出大山的岁月，
最终在都市褶皱里，长成另一种庄稼。 当
改好的衣裳被取走 ， 她抚平的不只是织
物，还有城里人灵魂的毛边。

子夜寂静 ， 龅牙狗起身抖落满身星
光。 爪印烙在露水未晞的水泥路上，像盖
下时光邮戳。 整条巷子翻了个身，将白天

的喧嚣收进暗袋，却把那些未说尽的故事，
留在檐角，等待次日朝阳续写。

三
午夜时分， 听见玫瑰在黑暗中舒展。

尖刺与花瓣同根而生，遗憾的褶皱里，往往
藏着最惊艳的绽放。

进入不惑之年， 生活节奏开始改变。
像从激昂的快板过渡到舒缓的行板，多了
份沉稳，也添了几分对自我的关照。 比如，
曾被忽视的健康，不自觉成了重点。 饮食
不再随意，而是一场与身体的温柔对话。

炉上小米粥正稠，红薯在烤箱里酝酿
蜜意。 不惑之年的肠胃，开始与粗粮细语。
餐桌摆着燕麦盏、山药泥，养生壶吐着温热
白气。 忽然懂得：生活原是文火慢炖的汤，
繁华如浮沫撇去后，方见清透本味。

如今，每一口食物都吃得认真。 餐桌
上，养生食物成了常客。 面对美食，不再毫
无节制。 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掂量碳水化
合物含量。

开始接纳未竟之事。但不是放弃生长，
而是允许生命 ， 在另一片土壤抽枝散
叶———就像新城南路洪水退去后重建的旧
屋，裂缝里开出新花朵。 开始于市井烟火
深处，打捞被岁月尘封的本真。 原来，圆满
并非事事顺遂，是能在命运的缝隙中，精心
种下蔷薇，待春风拂过，看繁花盛放；是于
车水马龙的喧嚣里，静下心来 ，听落雪低
语，在平凡中捕捉生活的美与好。

父亲的大门上有六盏灯。 两盏翘檐楼
阁式放在父亲的大门上，另四盏鎏金元宝
式结对放在大门两侧的门墩上。 原本喜庆
的大红色，只是一年的光景就褪了色，特别
是门前的两盏，翘起的飞檐已露出白色的
质地。 能写诗填词、谱曲吹笛的父亲一直
都很在乎生活的细枝末节，如今却潦草得
连门上的蛛网都没有打理，别说这几只褪
了颜色的灯笼了。

小时过年的时候父亲都会送一盏灯给
我。 记得有一年父亲年三十下午才回家，
我以为今年没有灯和村里小朋友媲美了，
到了晚上，父亲变戏法似的拿出一红色圆
形的纸片，提起圆心抠链一抖搂便是一个
灯笼，只是这个灯笼是装饰品，承载不起一
个小小的煤油灯，也托不起一支珍贵的小
红烛。 看着别家的小娃都提着一个蓬勃着
亮光的灯笼，而我的灯却跟黑夜混为一色，
我就哭得怎么也不愿出门。 倒不是听外爷
说过灯有了亮光灯就活了，主要还是女儿
家家的小心事，只有提着父亲亲自做的灯，
我就可以在同村娃面前肯定我的父亲不只
是周末的父亲，还可以通过这盏灯确定爱、
自我的存在。 那是父亲唯一一次送给我没
有光亮的灯。

父亲给我做的灯都是周末回家乘着黄
昏的天光做的。 地里干不完的农活父亲多
干一点，母亲就能轻省一点。 所以父亲送
给我过年的灯，都需要好几个礼拜甚至是
几个月才能完工。 父亲给我做灯的时候我
就围着父亲前后转，去有竹子的村人家讨
来竹子，劈竹篾、锯木板、编制、糊灯笼等。
手工活不太好的父亲想要做上一盏自己称
心如意，我也喜欢的灯还真是费尽了心思。

有时还会被母亲取笑：搬楼梯摘星星———
没谱儿。 但父亲总有他的独到秘诀，做功
不行糊功好、形象不好写画好。 年三十只
要看见我的灯笼同村的娃娃全都是一脸的
艳羡。 那毛笔字写的是啥啊；嘿，你们看看
这梅花儿、鸟儿画得多像啊；你看看人家这
挑灯的棍棍，都是用洋红、洋绿染的啊……
四五岁的年级，不懂得村人眼里“是个文化
人”的父亲到底有着怎样的文化，父亲给我
读写在灯上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
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其故
园情。 ”那文化味儿，是他想念关中爷爷奶
奶的难过味儿。

我们家里曾挂着一盏专为父亲偷的
灯。 其实那盏偷来就挂在三楼楼梯口的花
灯，几年前就已经被我烧掉了。 它曾是亲
人们的希望。 我们以为有了这盏灯就可以
看见光亮，也或者借助这种盏灯我们可以
知道光在何处。其实它只是一个隐喻。我又
想当然地以为烧掉了它就不存在了，我也
就能彻底放下了。

记得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 ：“去年腊
月二十三除尘时我把它烧掉了 。 它其实
是一个道具，它看不见人世悲喜 ，负载不
起人世愿心，发不出救赎的光……”但我
忘了物质不灭的定律。 因为父亲的疾病，
舅娘在 2004 年的正月十五晚 ，社区玩社
火的时候悄悄偷了一盏花灯用红绸包裹

送到我家里，想要以此冲喜 ，让父亲的病
好起来。 父亲终究还是在第二年的五月
溘然离世。

那盏偷来的灯除了被我焚烧时发出火
红的光， 十几年间就寂然地挂在楼梯口。
或许作为灯的存在它的光我看不见，因为
要看到某些东西，我得借助黑暗而不是光。

母亲的房间里绝大多数时候闪着蓝
光。那是电视荧屏闪烁的光。有人说灯的发
明得益于我们对白天的上瘾。 76 岁的母亲
在天光还留恋在山边的时候就要急着回家
了。用母亲的话说：“天黑了，看不见”。从一
楼到我们居住的三楼，虽然每一层楼梯口
都安装有声控灯。 在母亲的认知里天光比
灯光更亮。 夜里母亲却用电视屏幕闪烁的
光，点亮她已然昏花的双眼 、不利索的双
脚； 寒冷的冬季电炉的微光里还有些许暖
意……母亲对光的吝啬源于她对电费的节
省。 过了七十岁的母亲，年三十一直到正
月十五，每天不到天黑就要我们把楼上楼
下，每个房间的灯全部点亮。 这十几天，我
们的家不仅灯火通明，而且是人来人往，我
们姊妹仨三家都回来了，舅、舅娘、姨、舅老
表、姨老表、孙子辈儿等，天天都有人来，围
着火盆聊天的、四个人一桌打双扣的、厨房
里主厨、打下手的、孩子们“啪”“啪”摔纸炮
追逐打闹的……这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一
年里最高兴的，且这高兴劲儿可以对电表

飞速地旋转忽略不计。
母亲吝啬着光、算计着光，心疼着因光

亮、温暖、空调每月产生的那几十最多不逾
二百块钱的电费， 却会在过年的时候想要
通过灯光把白天模拟出来， 那双一直都笑
意盈盈的浑黄双眼像是要把这一切装进
去，把亲人装进去、把世界装进去。

任是这样的高兴 ， 也不会让母亲在
年三十、正月十五雷打不动地催促我们 ：
该给你爸送亮了。 我一直都想问，原本热
闹的家 ，因为上坟 ，呼呼啦啦都离开了 ，
一个人留守在家的母亲是怎样的心情 ？
亮堂堂的灯光能否填补空荡房子的冷
寂？ 曾听外婆说，年三十 、十五点亮家里
所有的灯是为了接离世的亲人回家过
年。 天还未黑，母亲就催促着我们去给父
亲送亮，定是要我们点亮父亲家里的灯 ，
照亮父亲回家的路。

父亲送给我的灯是他亲手做的， 而我
们送给父亲的一直都是泛着冷光的塑料电
子灯。 做灯的手艺从我们这辈儿算是彻底
失传了， 失传的还有我们对精致生活的期
许和顺应妥协。如往年的除夕夜一样，跪在
父亲的坟前，看着纸钱灰烬的余光、蓝色的
灯光， 我都会纠结在因果循环这个无解的
问题之中，父亲、母亲的前世是什么？ 我们
姊妹仨的前世又在哪？ 我们贪恋光亮是因
为我们睡着的时候不会因为黑暗而感觉恐
惧？ 抑或刻在脑子里的光会照进我们的梦
里， 让我们看见黑夜里的星光和白日里的
阳光？

可以确定的是， 小时候是父亲送灯给
我，父亲的灯，从 2005 年的年三十起，都是
我们送给父亲了。

春风掠过旬阳蜀河古镇的青石板， 古镇被一股热烈而神秘的
氛围包裹，那是烧狮子独有的韵律。

檐下，一对新扎的竹狮正静默对视，它们将化为灰烬，在火焰
中永生。这是延续三百年的约定：用最炽烈的方式，与旧岁告别，向
新春献祭。

腊月里，古镇的老手艺人蹲在杨泗庙前，将晒了三秋的毛竹劈
成细条。 篾刀游走，竹节裂开的脆响像远古的密码，唤醒沉睡的记
忆。八旬老人张正海是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抚摸狮头时，总爱念叨：
“纤夫的竹篙，绣娘的银针，都在这狮子身上活着呢。” 相传清康熙
年间，汉江纤夫与绣娘相恋，却因山洪阴阳两隔。后人以竹为骨、绸
为皮，扎成两只相望的狮，祈愿永不分离。 而今，狮身改用防火材
料，但竹骨仍要浸透汉江水，似乎这样便能留住江涛里的呜咽与情
话。

当正月十三的暮色浸透古镇时， 古镇的居民们迎来了他们一
年一度的狂欢———烧狮子。 此时，古镇的大街小巷已经人潮涌动，
街道两侧特制的“花筒”堆成小山。晚上七时整，三声铳响震落檐上
落叶，鼓乐如潮涌来。循声望去，社火队伍浩浩荡荡，十二名赤膊汉
子高举绣球，从烟雾中跃出，挥舞着大号彩旗猎猎生风。 彩旗队的
后面，是由数十人组成的锣鼓队，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手中的鼓槌、
锣锤上下翻飞， 敲打出激昂奋进的节奏， 让人情不自禁地热血沸
腾。

在欢呼声中，一对高大威猛的“狮子”闪亮登场。每头狮子由两
人合作扮演，一人在前控制狮头，一人在后负责狮身和狮尾。 狮子
浑身披着金黄色的鬃毛，威风凛凛，它的眼睛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仿佛真的拥有生命。 锣鼓声中，狮子时而跃起，时而翻滚，时而屹
立，动作矫捷灵动，博得观众连连喝彩。

然而本地人知道， 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那就是烧狮子环
节。 随着唢呐声响起，一群手持烟花筒的汉子迅速围拢过来，他们
将手中的烟花筒纷纷点燃。刹那间，无数道金色的火花如喷泉般喷
射而出，向着狮子涌去。 狮子在火花中穿梭、跳跃，却毫无畏惧。 它
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勇气，仿佛在与火焰共舞。烟花的光
芒照亮了整个天空，也照亮了人们的脸庞，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
伏。

火焰是有生命的， 它们攀上狮身， 在舞者腾挪的轨迹中织成金
网。在人声鼎沸之中，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感动。人们深信，狮子乃吉
祥之兆，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和希望。

行至汉江码头，对岸新城高楼的霓虹与古镇花灯交相辉映，江
面浮动的光影里， 焚狮的烈焰冲天而起， 当最后一缕火焰散入星
河，小镇渐渐回归平静。

大年初一， 我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铜
钱村，那个被唤作安然寨的小小村落。

晨曦初露， 柔和的光线轻轻洒落在
门前坎下的古树上， 像是为它们披上了
一层熠熠生辉的金色薄纱。 这些古树，犹
如一位位饱经风霜的老者， 静静伫立在
此，见证了我的成长轨迹，枝干上面还留
存着儿时刻下歪歪扭扭的字迹。 我静静
地站在树下，恍惚之间，往昔的记忆如潮
水般涌来。

每年春节前夕， 叔婶那充满期待的
电话总会在我的耳边响起， 那声音恰似
一根坚韧的线， 牵引着我踏上归乡的路
途。 腊月二十八，在叔婶多次催促下，我
搭乘老乡的车， 沿着那熟悉的山路蜿蜒
盘旋而归。 当双脚真正踏上这片熟悉的
土地时，一种微妙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发
现，时光如同悄然流淌的溪流，在这片土
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一切都已发生
了改变。 那些曾经无比亲切的老一辈乡
亲们，只是淡淡地点点头，算是回应我满
含热情的问候。 偶尔有中年人随意地抛
出一句：“歪歪，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在
这片土地上， 乡亲们依旧遵循着古老的
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们的
生活简单而纯粹，不看电视，不看新闻 ，
对外面世界的喧嚣与繁华浑然不觉。

这种突如其来的疏离感， 像一阵冷
风，吹过我的心头。 它并没有让我感到失
落， 反而更加深刻地让我意识到叔婶对
我的重要性。 他们就像我在人世间深深
扎根的大树，是我永远坚实的依靠。 我静
静地坐在院子里， 享受着冬日里那难得
一见的暖阳。 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翻开随身携
带的笔记本。 那一页页纸张上，密密麻麻
地记录着这些年来我的心路历程。 从最
初的艰难求生， 犹如在黑暗的隧道中摸
索前行，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恐惧；到
如今有幸成为省作协会员， 还荣获陕西
省残疾人优秀作家奖， 就像是在漫长的
黑夜中看到了曙光， 那是对自己坚持写
作的最好肯定。

明天又要踏上新的征程了，我的心就
像一只风筝，无论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线
永远系在这片土地上 。 这里埋藏着我
对故乡最深沉的牵挂， 住着我最想感恩
的亲人。

出天星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李老汉便一骨碌

从暖和的被窝里钻了出来。他身上穿着儿
子精心挑选的深蓝色棉袄，袄上绣着的吉
祥图案，老伴儿也同样换上了崭新衣裳。

依照铜钱村的习俗，李老汉极为虔诚
地把家中的方桌稳稳地放置在院子中央，
那方向正对着利方，此乃财神降临的神圣
吉祥之地。桌上摆放着三道精心烹制的菜
肴，三个果盘盛满了鲜果，香火悠悠升起，
牵连着人们无尽的期盼，在空气中氤氲开
来。

一家人围聚在桌旁，李老汉点燃了黄
表纸。刹那间，火光欢快地跳跃起来，那明
亮的火焰映照在人的脸上，紧接着，长鞭
炮与烟花在院子里炸响，五彩斑斓的火花
划破寂静的夜空，将好运与祝福如同种子
般播撒在铜钱村的土地上。孩子们一边紧
紧捂着耳朵， 一边好奇地看那迷人的烟
火，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当出天星仪式圆满落幕，走亲访友的
美好时光便开启。 李老汉一家依着习俗，
首先朝着利方的亲戚家去拜年。他们手提
精心准备的礼物，每到一家，迎接他们的
总是热情洋溢的鞭炮声，还有那一张张亲
切的笑脸。亲戚们按照来访者亲疏的不同
关系， 燃放着长短各异的鞭炮和烟花，那
此起彼伏的声响和绚烂的光彩，让整个铜
钱村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

走亲访友的途中 ，铜钱村的人们尽
情地展现着深厚的亲情与友情 ，那一声
声诚挚的 “新年好 ”，像是温暖的春风 。
当最后一家亲戚家的鞭炮声渐渐隐去 ，
铜钱村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安
详 。 然而 ，新年的喜悦与祝福却如同那
袅袅升起的香烟 ，丝丝缕缕 ，萦绕在空
气中，久久不肯散去。

灯
□ 郭华丽

汉汉江江随随笔笔

蜀河烧狮子
□ 张树涛

烟火藏深巷
□ 于延琴

归乡记（外一章）

□ 王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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